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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來
之
後
，
我
決
定
把
年
輕
的
日
子
摺
進
歲
月
裡
，
隨
同
這
個
城
市
的
改
朝
換
代
一

道
丟
進
洗
衣
機
攪
拌
，
取
出
來
煥
然
一
新
。

所
以
我
找
了
工
作
，
在
黃
昏
地
帶
打
掃
衛
生
。
工
頭
告
訴
我
，
像
我
們
這
一
行
的
，

最
重
要
就
是
早
睡
早
起
，
在
麻
雀
剛
睡
醒
的
時
候
就
得
出
門
，
其
次
是
努
力
，
但
也
不
能

一
味
地
埋
頭
苦
幹
，
幹
這
行
還
需
要
靈
活
變
通
。
很
多
工
友
和
我
一
樣
是
中
老
年
人
，
大

部
分
是
大
媽
，
小
部
分
是
年
輕
人
，
然
而
年
輕
人
好
像
都
有
些
輕
度
智
障
，
缺
乏
了
變
通
。

所
以
在
沒
有
什
麼
競
爭
者
的
前
提
下
，
很
快
我
就
當
上
了
工
頭
。

要
說
這
個
工
作
的
唯
一
好
處
，
可
能
就
是
幫
助
我
了
解
城
市
，
每
天
早
上
七
點
鐘
，

大
量
湧
出
中
小
學
生
，
許
多
上
班
族
和
學
生
硬
擠
在
排
放
廢
氣
的
公
車
站
上
，
八
點
鐘
街

市
群
眾
就
喊
得
沸
沸
揚
揚
，
九
點
鐘
公
車
站
很
冷
清
，
十
一
點
鐘
幾
乎
每
天
都
是
同
一
個

道
友
   1
把
自
己
關
在
四
街
公
廁
廁
所
間
，
神
智
不
清
，
頭
撞
在
門
板
上
叩
叩
叩
叩
地
響
不

停
。
對
於
這
些
事
情
我
一
向
視
而
不
見
，
當
然
啦
有
時
候
也
不
得
不
管
，
我
告
訴
那
個
道

友
，
兄
弟
麻
煩
你
讓
一
讓
這
裡
要
打
掃
，
於
是
我
攲
在
門
邊
邊
抽
菸
邊
等
他
開
門
，
半
個

小
時
之
後
他
才
打
開
門
，
他
用
那
種
吃
了
狗
屎
一
樣
的
空
洞
眼
神
看
我
，
因
此
我
知
道
他

不
曉
得
我
正
在
說
什
麼
，
畢
竟
我
也
幹
過
這
事
情
，
很
明
白
他
的
處
境
。
我
會
把
他
推
到

1　

道
友
：
即
吸
毒
者
。

澳
門
人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出
生
，
中
學
時
作
文
成
績
不
好
，
但
莫
名

地
特
別
喜
歡
作
文
課
。
成
年
後
來
臺
灣
就
讀
大
學
，
並
開
始
接
觸

到
文
學
。
現
在
是
東
華
大
學
華
文
系
創
作
組
研
究
生
，
被
不
少
現

當
代
歐
美
翻
譯
文
學
感
動
與
影
響
，
如
科
倫‧

麥
肯
、
珍
妮
佛‧

伊
根
、
費
茲
傑
羅
、
博
拉
紐
、
保
羅‧

奧
斯
特
…
…
未
來
希
望
把

這
些
偶
像
的
作
品
帶
回
澳
門
。 

二○

一
六
年
初
，
我
開
始
以
澳
門
作
為
背
景
，
嘗
試
書
寫
一
系
列

澳
門
故
事
。

莊
志
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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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
落
裡
然
後
叫
他
好
好
待
著
不
要
動
。

就
這
樣
，
我
在
黃
昏
地
帶
生
活
了
幾
個
月
。
所
謂
的
黃
昏
地
帶
就
是
到
處
是
舊
式
唐

樓
、
老
店
鋪
，
還
有
兩
個
專
門
坑
錢
的
醫
院
和
一
座
墳
場
的
住
宅
區
，
有
時
候
會
有
一
兩

個
老
人
，
推
著
手
推
車
去
送
紙
皮
。
我
的
意
思
是
在
不
久
的
將
來
之
後
，
這
一
區
大
部
分

眼
前
所
見
都
會
消
失
，
隨
之
而
來
的
是
全
新
的
格
局
，
就
像
剛
填
海
興
建
的
那
些
大
樓
一

樣
，
很
高
而
且
密
密
麻
麻
，
也
許
還
會
有
一
兩
個
很
屌
的
賭
場
在
這
裡
落
根
。

我
發
現
每
天
都
周
而
復
始
、
一
成
不
變
的
生
活
實
在
讓
人
吃
不
消
，
我
大
概
要
比
廣

場
那
些
等
人
餵
養
的
鴿
子
還
無
聊
，
因
此
索
性
和
那
個
道
友
打
交
道
，
喂
，
老
友
，
你

每
天
都
這
樣
鳩
流
流
   2
，
是
不
是
應
該
找
點
事
情
來
做
？
後
來
我
請
他
到
紅
燈
區
幹
了
幾

炮
，
讓
他
品
嘗
鮮
嫩
的
乳
房
，
但
其
實
我
的
用
意
很
深
，
我
想
讓
他
明
白
一
件
事
情
，
人

生
除
了
喝
馬
桶
水
以
外
還
有
許
多
色
彩
。

不
過
有
一
天
我
突
然
察
覺
，
自
己
和
那
些
撿
紙
皮
的
老
人
沒
有
兩
樣
，
為
生
活
折

騰
了
大
半
輩
子
最
後
還
是
被
命
運
捉
弄
一
番
。
出
來
一
段
時
間
我
明
白
了
一
件
事
情
，

有
部
分
人
例
如
我
，
每
天
期
待
著
一
點
運
氣
，
很
好
啊
！
今
天
我
在
路
邊
撿
到
了
二
十

塊
錢
，
這
天
我
的
運
氣
稍
好
。
但
總
的
來
說
我
並
不
算
是
一
個
好
運
的
人
，
反
倒
奇
怪

2　

鳩
流
流
：
意
指
無
所
事
事
、
落
魄
失
意
之
人
。

事
情
經
常
發
生
。

一
天
我
看
著
電
視
，
但
其
實
我
是
想
著
我
的
前
妻
，
我
一
邊
猜
想
我
的
前
妻
和
孩
子

是
不
是
還
生
活
在
這
個
混
濁
的
城
市
，
一
邊
在
冷
氣
機
底
下
發
呆
了
一
整
個
下
午
。
不
過

就
在
那
時
，
我
看
見
﹁
澳
港
視
﹂
裡
面
竟
然
出
現
了
我
兄
弟
阿
當
的
臉
，
我
心
想
，
噢
！

多
年
沒
見
，
你
的
頭
髮
仍
舊
保
養
得
烏
黑
濃
密
啊
，
想
必
你
這
十
幾
年
過
得
相
當
滋
潤
。

畢
竟
有
獄
友
說
多
做
愛
能
夠
防
止
脫
髮
，
這
大
概
是
真
的
，
所
以
我
的
頭
頂
才
禿
了
那
麼

一
塊
。
我
屏
氣
凝
神
地
注
視
著
電
視
，
哇
！
而
且
，
他
竟
然
是
賭
場
的
總
裁
。
真
是
嚇
了

我
一
跳
。
我
的
兄
弟
在
電
視
上
說
明
他
的
賭
場
對
比
起
其
它
賭
場
存
在
的
優
勢
，
我
感
覺

他
真
是
一
個
他
媽
的
受
命
運
女
神
愛
戴
的
男
人
。

正
如
牢
裡
很
多
小
弟
說
了
，
沒
有
別
的
，
鳩
的
唯
一
用
途
就
是
和
女
人
交
流
。
阿
當

可
能
已
經
把
這
種
交
流
詮
釋
到
極
致
。
記
得
在
那
裡
出
來
之
後
，
我
第
一
件
事
情
就
是
去

找
女
人
，
因
為
十
幾
年
來
每
天
都
有
一
頭
野
獸
在
我
腦
後
咆
哮
，
爾
後
我
近
乎
以
一
種
狂

喜
的
心
情
尋
找
女
人
。
我
一
口
氣
在
紅
燈
區
交
流
了
十
天
十
夜
，
最
後
我
意
外
地
發
現
頭

頂
上
長
出
了
一
些
毛
髮
。
但
其
實
我
想
表
達
的
是
，
這
都
是
一
些
不
太
走
運
的
事
情
。

例
如
幾
天
後
我
正
在
看
過
氣
足
球
員M

aradona

又
惹
事
的
電
視
新
聞
，
我
覺
得
他

真
丟
臉
，
一
把
年
紀
還
刷
存
在
感
，
正
如
那
裡
面
典
獄
長
說
了
，
你
也
剩
下
不
到
十
幾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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啦
出
來
之
後
不
要
再
搞
那
麼
多
芝
麻
綠
豆
的
事
情
了
。
我
不
得
不
承
認M

aradona

顛
峰

時
期
確
實
害
我
輸
過
很
多
錢
，
但
這
都
先
不
說
，
重
點
是
他
還
令
我
不
時
想
起
我
的
死
黨

阿
當
。於

是
我
透
過
營
業
登
記
處
找
到
阿
當
電
話
，
而
且
居
然
撥
通
了
，
但
電
話
那
頭
死
氣

沉
沉
地
沒
有
人
接
，
我
便
留
了
語
音
訊
息
：
﹁
喂
，
老
友
，
猜
猜
我
是
誰
。
﹂
在
第
二
天

我
才
收
到
了
回
覆
，
噢
！
你
出
冊
   3
之
後
究
竟
躲
哪
兒
去
了
呀
？
我
找
遍
了
整
個
宇
宙
的

妓
院
都
找
不
到
你
。
經
他
這
麼
一
說
我
就
按
捺
不
著
了
，
去
你
的
！
你
究
竟
走
了
什
麼
狗

屎
運
，
聽
說
你
在
賭
業
混
得
很
成
功
呢
，
兄
弟
，
我
以
你
為
榮
。
他
說
他
只
是
把
握
了
一

些
別
人
沒
把
握
到
的
機
遇
，
接
著
又
說
三
天
後
我
們
有
個
派
對
什
麼
的
，
會
有
很
多
大
屁

股
的
女
孩
喔
！
你
是
不
是
應
該
來
一
下
呢
？ 

※

本
來
我
並
沒
有
打
算
去
找
阿
當
，
不
過
恰
巧
三
天
後
休
假
，
我
便
找
不
到
不
去
的
理

由
。
因
為
習
慣
了
天
還
未
亮
就
張
開
眼
睛
，
在
第
一
道
陽
光
未
打
進
窗
簾
之
前
出
門
，
以

至
於
我
無
法
繼
續
沉
浸
於
夢
香
。
我
一
大
早
就
到
公
園
和
那
些
老
人
下
象
棋
，
覺
得
很
無

聊
之
後
我
發
現
距
離
派
對
還
有
很
長
一
段
時
間
，
於
是
通
關
過
大
陸
坐
二○

四
路
公
車
到

3　

出
冊
：
即
離
開
牢
獄
的
意
思
。

山
豬
那
裡
，
開
始
挑
選
起
蟋
蟀
。
山
豬
說
這
年
頭
公
安
看
得
很
緊
，
前
段
時
間
才
端
了
一

個
蟋
蟀
賭
檔
，
叫
我
拿
著
這
玩
意
要
小
心
一
點
，
我
很
驚
訝
地
說
現
在
還
有
這
玩
意
的
大

規
模
賭
檔
呀
！
但
他
說
都
是
一
些
中
老
年
人
了
。
我
就
說
好
啦
好
啦
，
我
沒
有
要
拿
來
鬥

蟋
蟀
的
意
思
，
﹁
我
只
是
很
無
聊
想
找
個
玩
伴
而
已
。
﹂

這
隻
蟋
蟀
很
野
，
牠
是
一
隻
黃
斑
黑
蟋
蟀
。
我
用
兩
根
指
頭
捏
著
牠
的
翅
膀
，
同
時

能
夠
感
覺
到
牠
強
而
有
力
的
後
腿
搔
弄
著
我
的
掌
心
。
山
豬
把
蟋
蟀
裝
在
一
個
墨
綠
色
竹

製
器
皿
裡
，
我
拍
了
拍
山
豬
的
肩
膀
以
示
友
好
，
﹁
再
見
老
友
。
﹂

由
於
中
午
喝
了
一
點
酒
，
所
以
這
天
我
感
覺
身
體
特
別
累
，
在
前
往
阿
當
辦
公
地
址

的
公
車
上
不
自
覺
就
打
起
了
瞌
睡
，
但
還
是
不
時
想
到
了
在
那
裡
面
十
幾
年
的
事
情
，
我

不
記
得
我
是
想
到
還
是
夢
到
了
，
我
只
記
得
我
不
太
喜
歡
公
車
上
面
的
氛
圍
。
那
個
空
間

四
周
充
斥
著
陌
生
的
外
來
方
言
，
擁
擠
的
車
廂
內
很
多
人
都
被
體
熱
渥
得
呼
吸
不
良
，
特

別
是
在
過
橋
的
時
候
，
公
車
震
盪
得
快
要
裂
開
，
屁
股
也
跟
著
劇
烈
震
盪
。

這
種
壓
迫
感
讓
我
非
常
不
習
慣
，
因
為
我
已
經
習
慣
了
在
那
些
被
遺
忘
的
日
子
之
中

跟
一
面
牆
相
處
，
畢
竟
就
像
獄
友
炮
王
說
，
他
粗
略
統
計
過
人
的
一
生
大
約
百
分
之
六
十

的
時
間
是
和
牆
相
處
的
，
他
說
越
過
那
半
米
的
距
離
他
就
自
由
了
，
因
為
兩
個
完
全
不
同

的
人
通
常
都
是
用
一
面
牆
去
區
隔
的
。
但
是
炮
王
是
不
太
可
能
出
來
的
，
他
犯
的
是
殺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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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，
而
且
他
殺
的
還
是
自
己
的
老
竇
   4
，
他
說
他
殺
了
他
老
竇
只
是
主
觀
事
實
，
客
觀
事

實
是
他
救
了
他
老
母
。
我
說
你
真
他
媽
偉
大
。
他
和
那
裡
面
很
多
人
的
情
況
就
像
我
在
那

年
頭
看
的
一
本
書
︵
那
個
叫
卡
繆
寫
的
︽
異
鄉
人
︾
啦
︶
，
他
說
，
你
親
手
剝
奪
了
別
人

的
生
命
，
所
以
你
也
沒
有
權
利
擁
有
自
己
的
自
由
。
在
裡
面
念
過
數
學
的
人
都
知
道
，
這

是
一
種
等
量
代
換
。
專
攻
修
辭
學
的
炮
王
還
說
，
牆
的
距
離
就
像
太
平
洋
的
兩
岸
。

由
於
獄
中
廁
所
小
便
斗
的
隔
壁
就
是
女
宿
臥
房
，
所
以
我
每
次
撒
尿
的
時
候
都
會
套

上
炮
王
的
話
跟
別
人
說
，
我
正
在
朝
著
一
個
熟
睡
的
女
孩
撒
尿
，
快
來
替
我
奶
賓
州
   5
。

再
後
來
，
我
慢
慢
地
學
會
了
聆
聽
牆
，
我
希
望
我
能
夠
愛
上
它
。

※

凝
望
著
樓
頂
那
一
刻
，
我
才
發
現
阿
當
所
在
的
賭
場
大
樓
以
前
其
實
是
一
塊
爛
地
，

就
像
一
顆
痔
瘡
那
樣
無
人
問
津
的
爛
地
，
大
部
分
面
積
都
是
沼
澤
。
那
棟
建
築
物
跟
阿
當

在
新
聞
上
面
神
氣
的
表
情
一
樣
很
得
意
，
但
它
的
前
身
畢
竟
是
一
塊
爛
地
啊
，
當
然
啦
，

以
前
這
裡
還
是
有
一
些
木
屋
居
住
著
幾
戶
人
家
的
。
該
怎
麼
說
呢
？
它
是
那
種
躲
避
仇
家

成
功
率
接
近
百
分
之
百
的
地
方
。

4　

老
竇
：
即
父
親
。

5　

奶
賓
州
：
即
用
舌
頭
舔
弄
男
性
的
生
殖
器
官
。

大
樓
一
樓
螺
旋
門
外
站
著
兩
個
保
安
，
看
起
來
是
菲
律
賓
人
，
身
高
都
超
過
六
呎
，

皮
膚
黑
黝
壯
實
，
手
部
動
作
指
揮
一
輛
將
要
停
泊
的
Ｂ
Ｍ
Ｗ
休
旅
車
。
這
時
候
天
空
是
灰

的
，
但
仍
未
暗
下
來
，
大
樓
的
表
層
已
經
閃
爍
著
金
色
的
光
芒
，
所
以
四
周
的
街
道
、
馬

路
都
被
熏
成
金
黃
色
。
我
搭
電
梯
上
三
十
五
樓
那
個
俗
稱
空
中
酒
吧
的
地
方
，
電
梯
裡

面
我
看
見
一
對
白
人
情
侶
正
在
打
量
我
，
他
們
臉
上
化
了
奇
特
的
妝
，
女
的
口
紅
塗
得
很

厚
，
臥
蠶
下
面
點
了
一
些
類
似
雀
斑
的
黑
色
斑
點
，
身
材
苗
條
，
腿
修
長
屁
股
翹
，
看
起

來
是
舞
者
。
這
時
我
才
想
起
我
仍
舊
穿
襲
著
清
潔
工
的
衣
服
，
而
且
我
發
現
他
們
的
目
光

不
是
看
我
，
而
是
黏
在
我
的
衣
服
上
面
。
我
告
訴
他
們
，
我
是
賭
場
總
裁
的
朋
友
，
但
他

們
沒
聽
懂
。

好
不
容
易
逃
出
電
梯
到
了
三
十
五
樓
，
由
於
提
前
到
達
，
場
內
的
人
並
不
多
，
包
括

阿
當
也
不
在
，
但
這
時
我
才
意
識
到
這
是
一
個
沒
有
本
地
人
的
派
對
，
場
內
的
十
幾
人
全

是
白
人
、
黑
人
、
拉
丁
人
、
菲
律
賓
人
、
美
藉
華
人
…
…
一
個
指
甲
上
畫
了
綠
色
圖
案
的

女
人
穿
著
長
裙
，
頭
髮
是
綠
色
和
金
色
的
，
魁
梧
的
身
材
露
出
大
半
個
背
部
，
看
起
來
像

惡
搞
版
的
龐
克
風
白
雪
公
主
。
菲
律
賓
女
人
呢
，
似
乎
比
那
些
洋
妞
小
號
一
大
截
，
眉
頭

都
掛
著
一
兩
個
金
屬
環
，
但
反
倒
吸
引
了
幾
個
白
種
男
人
前
來
。

我
突
然
間
覺
得
這
個
場
所
很
不
對
勁
，
是
的
，
我
已
經
很
久
沒
有
在
這
種
場
所
逗
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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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了
。世

紀
末
以
前
，
葡
萄
牙
狗
還
沒
離
開
的
時
候
，
我
和
另
外
一
些
人
曾
經
為
了
兩
三
個

賭
廳
的
利
益
而
猖
獗
︵
嗯
，
那
時
候
賭
廳
還
少
得
可
憐
啦
︶
，
便
學
會
了
時
刻
保
持
清

醒
，
隨
時
準
備
跟
人
槓
上
。
可
是
我
和
很
多
人
不
同
，
我
知
道
如
何
克
服
恐
懼
，
我
的
意

思
是
：
恐
懼
其
實
是
由
一
個
個
獨
立
個
體
感
覺
到
的
，
所
以
說
恐
懼
的
感
覺
是
主
觀
的
，

在
所
有
的
時
候
它
都
只
是
一
種
心
理
狀
態
，
它
並
不
會
改
變
任
何
惡
劣
的
事
情
，
所
以
恐

懼
是
無
意
義
的
，
只
要
明
白
這
個
道
理
，
就
可
以
克
制
大
部
分
畏
懼
的
情
緒
了
。

但
我
現
在
的
心
情
，
不
屬
於
恐
懼
，
而
是
憤
怒
。
基
本
上
我
要
說
的
是
，
我
準
備
離

開
這
裡
，
可
是
阿
當
進
來
了
，
而
且
還
有
更
多
的
外
國
人
蜂
擁
而
至
。

﹁
嗨
！
我
的
兄
弟
，
你
搞
什
麼
飛
機
，
為
什
麼
搞
出
這
場
爛
派
對
，
你
知
不
知
道
你

正
在
幹
什
麼
！
﹂
我
幾
乎
將
這
些
話
說
了
出
口
，
而
且
我
發
現
他
看
見
我
的
第
一
個
反
應

就
是
一
愣
。

﹁
喂
，
大
哥
，
你
都
在
幹
些
什
麼
呀
？
﹂

我
說
我
現
在
頹
廢
得
只
能
在
黃
昏
地
帶
和
一
個
道
友
打
交
道
。
什
麼
？
他
似
乎
聽
不

懂
。
什
麼
黃
昏
地
帶
？
沒
有
等
我
回
答
他
就
接
著
說
：
﹁
去
，
我
的
辦
公
室
，
那
裡
換
件

西
裝
。
﹂

﹁
我
不
需
要
。
﹂

這
時
候
我
感
覺
我
和
阿
當
正
隔
著
一
個
紅
色
沙
發
對
峙
著
。
我
們
對
峙
了
數
秒
鐘
，

我
看
得
出
來
他
的
內
心
漸
漸
崩
潰
，
而
且
同
時
我
留
意
到
這
個
空
間
、
這
四
周
的
一
切
，

其
實
都
是
如
此
接
近
此
前
我
的
想
像
，
我
留
意
到
廊
道
間
有
一
條
金
色
邊
紋
的
長
地
毯
，

留
意
到
這
裡
的
每
一
張
圓
形
及
方
形
的
牛
皮
沙
發
，
留
意
到
中
間
空
出
來
的
地
方
，
樂
隊

正
在
架
設
音
響
設
備
。
還
有
，
三
十
五
樓
其
實
是
一
個
天
臺
。

阿
當
勉
強
地
擠
出
了
笑
容
：
﹁
你
真
的
一
點
也
沒
變
。
既
然
你
不
想
換
，
那
我
就
不

勉
強
你
了
，
相
信
這
個
派
對
你
會
喜
歡
的
。
﹂

這
時
候
我
感
覺
許
多
雙
眼
睛
瞥
向
我
，
包
括
剛
剛
坐
電
梯
上
來
的
白
人
情
侶
，
他
們

都
不
約
而
同
地
打
量
我
。
我
站
在
這
些
陌
生
的
影
子
中
央
，
手
心
冒
汗
，
不
自
覺
地
抓
著

褲
袋
，
隔
著
一
塊
棉
布
觸
摸
著
口
袋
裡
的
器
皿
，
蟋
蟀
正
用
牠
的
雙
腿
撞
擊
四
周
。

幾
個
高
大
而
強
壯
的
拉
丁
男
人
走
過
來
，
阿
當
對
那
幾
個
人
說
了
一
句
我
聽
不
懂
的

洋
文
，
然
後
沾
沾
自
喜
地
指
著
站
在
最
中
間
身
材
只
有
約
一
百
六
十
五
公
分
左
右
的
矮
子

說
，
﹁
大
哥
，
給
您
介
紹
，
這
是
阿
佩‧

格
林
。
他
是
一
位
Ｕ
Ｆ

格
鬥
家
，
明
天
就
在

這
個
賭
場
開
打
。
﹂
他
還
很
得
意
地
補
充
道
，
這
是
世
界
關
注
的
喔
！

阿
當
說
：
﹁
我
特
別
看
好
他
，
他
的
對
手
是
一
名
年
過
四
十
的
過
氣
老
將
，
一
個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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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
爾
的
中
年
人
，
哎
呀
！
都
快
接
近
我
們
這
年
紀
了
。
﹂
那
個
叫
格
林
的
矮
子
秀
了
一
把

他
的
右
手
臂
，
綠
色
的
青
筋
從
他
大
臂
表
皮
下
竄
出
，
這
時
候
我
還
留
意
到
他
用
過
度
自

滿
的
眼
神
看
我
，
彷
彿
對
我
說
，
你
只
是
一
個
他
媽
的
清
潔
工
。
於
是
我
以
表
情
還
以
顏

色
，
我
的
表
情
告
訴
他
，
我
當
江
湖
老
大
的
時
候
你
只
是
胚
胎
裡
面
的
半
條
精
蟲
。
﹁
我

在
格
林
身
上
投
注
了
很
多
錢
，
就
連
這
個
派
對
也
是
為
了
他
搞
的
。
﹂
阿
當
說
。

※

數
個
鐘
頭
之
後
，
空
中
酒
吧
就
被
一
片
紅
色
淹
沒
，
燈
光
是
紅
色
的
，
酒
是
紅
色
的
，

血
管
是
紅
色
的
，
音
樂
也
是
紅
色
的
︵
環
迴
立
體
聲
那
種
︶
。
酒
吧
中
央
一
男
一
女
瘋
狂

地
舞
動
身
體
，
穿
紳
士
西
裝
的
白
人
將
紅
裙
女
郎
拋
出
，
紅
裙
女
郎
踮
起
腳
尖
在
地
上
旋

轉
數
圈
，
然
後
像
一
塊
磁
石
般
黏
回
男
人
身
上
，
四
周
圍
觀
的
來
賓
大
聲
歡
呼
。
同
一
時

間
音
樂
引
爆
，
我
聽
見
鼓
聲
略
過
最
高
點
而
後
重
重
跌
落
在
地
上
。

我
的
斜
對
面
，
格
林
左
手
摟
著
一
個
拉
丁
裔
女
人
，
右
手
像
叉
子
伸
入
北
歐
女
人
濃

密
的
長
髮
之
中
，
她
正
替
格
林
口
交
。
我
閉
上
眼
睛
，
卻
能
夠
清
楚
地
看
見
場
內
所
發
生

的
一
切
。

阿
當
和
幾
個
陌
生
男
人
在
長
方
形
玻
璃
桌
上
玩
牌
，
各
人
身
邊
各
坐
著
一
兩
個
豔
妝

女
人
。
而
格
林
快
要
不
行
了
，
我
聽
見
他
大
聲
地
呻
吟
，
但
被
場
內
轟
炸
機
式
的
音
樂
蓋

過
，
除
了
我
以
外
沒
有
人
看
見
他
。
我
還
看
見
逃
生
梯
間
、
廁
所
間
和
廊
道
，
依
坐
著
一

個
個
男
人
和
女
人
，
在
黑
暗
之
中
熱
吻
。
廁
所
還
倒
臥
了
幾
名
男
女
，
因
過
量
吸
食
大
麻

或
酒
精
反
應
而
口
吐
白
沫
。
我
想
像
自
己
繞
過
阿
當
和
格
林
身
旁
的
女
人
，
一
把
抓
住
阿

當
的
喉
嚨
，
將
他
的
頭
壓
在
地
板
上
，
狠
狠
地
扭
斷
他
的
脖
子
。

我
獨
個
兒
坐
在
沙
發
上
，
像
失
去
救
援
淪
落
孤
島
的
可
憐
蟲
，
每
一
個
肢
體
動
作
都

顯
得
很
不
自
然
，
而
且
沒
有
人
替
我
口
交
。

場
內
的
賓
客
一
個
個
昏
倒
。
一
個
身
高
一
百
九
十
公
分
的
黑
人
醉
酒
後
失
去
控
制
，

對
身
邊
的
賓
客
揮
拳
。
我
從
坐
位
上
面
站
起
身
，
阿
當
想
伸
手
拉
著
我
問
我
到
哪
裡
，
但

他
在
女
人
面
前
失
去
了
任
何
力
氣
。
我
走
到
酒
吧
欄
杆
邊
緣
，
身
後
是
爭
吵
聲
，
以
及
打

翻
桌
子
和
玻
璃
杯
的
噹
啷
聲
。
我
看
著
天
空
下
那
三
條
大
橋
，
裡
頭
稀
疏
地
閃
爍
著
微

弱
的
汽
車
光
點
，
而
大
橋
對
面
的
本
島
住
宅
區
正
在
安
靜
地
沉
睡
，
我
所
居
住
的
黃
昏
地

帶
，
就
在
那
一
堆
建
築
的
一
小
塊
地
方
。

天
空
由
黑
變
紫
，
我
想
起
一
個
月
前
在
垃
圾
場
撿
回
家
的
那
隻
幼
貓
，
從
昨
天
早
上

我
就
沒
有
給
牠
乾
糧
。
我
聽
見
牠
正
在
呼
喊
我
、
渴
求
我
。
這
時
候
在
大
廳
中
央
，
格
林

輕
鬆
地
把
鬧
事
的
黑
人
制
服
，
保
安
人
員
隨
之
趕
上
，
把
昏
迷
的
黑
人
抬
了
出
去
。

我
欣
賞
著
這
個
城
市
的
夜
景
，
但
其
實
我
的
雙
眼
是
緊
緊
閉
著
的
。
我
腦
中
出
現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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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面
，
是
這
個
酒
吧
每
一
具
狼
藉
的
屍
體
，
它
竟
然
讓
我
想
起
了
小
時
候
曾
經
餵
養
過
的

蟋
蟀
，
我
把
牠
們
鎖
在
一
個
塑
膠
容
器
裡
，
有
那
麼
十
天
沒
有
餵
食
，
當
我
再
次
打
開
容

器
，
裡
頭
的
蟋
蟀
已
經
化
為
灰
綠
色
的
屍
漿
，
剩
下
一
隻
蟋
蟀
奄
奄
一
息
地
躺
在
同
伴
的

屍
體
旁
邊
，
牠
吃
掉
了
一
半
的
蟋
蟀
。

不
久
後
我
就
向
阿
當
告
辭
，
而
他
也
終
於
從
洋
妞
之
中
掙
脫
開
來
。
我
轉
身
朝
廊
道

那
邊
走
去
，
阿
當
快
步
追
上
。
﹁
你
要
去
哪
裡
？
﹂
阿
當
問
。
﹁
我
要
回
家
了
，
我
忘
記

餵
我
家
的
貓
。
﹂
這
時
候
我
看
見
阿
當
的
表
情
，
好
像
正
在
對
我
說
你
這
個
人
真
奇
怪
，

﹁
那
麼
讓
我
送
你
下
樓
吧
。
﹂
阿
當
說
。

電
梯
裡
，
我
看
見
阿
當
因
為
酒
精
而
表
情
顯
得
有
點
神
智
不
清
，
他
讓
我
想
起
了
四

街
公
廁
那
個
道
友
，
那
個
道
友
也
是
經
常
用
這
種
表
情
看
我
。
阿
當
從
口
袋
裡
掏
出
一
張

十
元
紙
幣
模
樣
的
金
融
卡
，
﹁
這
個
給
你
。
﹂
他
說
，
拿
去
用
吧
，
大
哥
。

這
時
候
，
我
想
起
了
蟋
蟀
。
我
發
現
我
的
黃
斑
黑
蟋
蟀
一
直
悶
在
那
個
窄
小
的
口
袋

裡
面
，
牠
可
能
已
經
窒
息
了
。
我
將
牠
從
口
袋
取
出
，
﹁
這
是
一
隻
強
壯
的
蟋
蟀
，
給
你

的
。
﹂
我
說
。

﹁
蟋
蟀
？
﹂
阿
當
一
臉
疑
惑
：
﹁
大
哥
，
我
告
訴
你
，
這
玩
意
已
經
沒
有
人
賭
了
。
﹂

﹁
沒
關
係
，
牠
們
並
不
想
打
鬥
。
這
個
是
送
你
的
，
我
的
意
思
是
，
就
像
你
以
前
送
給
我

的
那
一
隻
一
樣
，
牠
們
其
實
是
很
可
悲
的
，
一
出
生
就
無
法
逃
離
戰
鬥
，
直
到
在
擂
臺
上

死
去
的
一
天
，
拿
去
吧
！
牠
需
要
一
個
好
主
人
。
﹂

他
把
蟋
蟀
收
下
，
但
其
實
是
我
硬
把
蟋
蟀
塞
在
他
手
心
，
而
他
根
本
沒
有
力
氣
推

開
，
﹁
在
裡
面
生
活
還
好
嗎
？
很
抱
歉
，
今
天
賓
客
太
多
我
無
法
好
好
地
跟
你
聊
。
﹂

這
句
話
的
表
層
意
義
是
：
大
哥
，
你
和
那
面
牆
相
處
得
還
愉
快
吧
？
但
我
知
道
它
真
正

隱
藏
的
意
義
其
實
是
：
你
已
經
是
一
個
歷
史
人
物
了
︵
當
然
，
你
並
沒
有
在
史
上
留
名
︶
，

你
不
再
是
我
的
大
哥
，
你
一
事
無
成
，
而
我
才
是
這
個
賭
場
的
話
事
人
。

﹁
很
好
，
我
有
時
候
還
會
想
念
那
裡
的
生
活
呢
。
﹂
我
很
訝
異
自
己
說
出
了
這
樣
一

句
話
來
。
電
梯
落
在
大
堂
，
這
時
候
我
留
意
到
大
堂
上
懸
掛
的
巨
鐘
，
已
經
是
凌
晨
兩
點

鐘
了
。
﹁
謝
謝
你
，
阿
當
。
﹂
我
說
。

※

在
酒
吧
折
騰
了
一
整
夜
之
後
，
總
感
覺
頭
腦
脹
脹
的
，
所
以
一
回
到
家
我
就
昏
倒
，

我
作
了
兩
個
奇
怪
的
夢
，
我
夢
見
自
己
變
成
一
隻
被
困
的
蟋
蟀
，
還
夢
見
了
一
個
格
鬥

場
，
但
它
們
都
並
沒
有
讓
我
醒
來
，
我
一
睡
就
睡
到
了
下
午
四
點
鐘
。
這
時
候
我
習
慣
性

地
看
了
一
看
手
機
訊
息
，
噢
！
才
發
現
全
世
界
都
在
找
我
。
不
，
其
實
只
有
老
闆
和
工
友

找
我
，
叫
我
去
上
班
。
而
且
一
連
發
了
三
十
幾
通
簡
訊
。
但
是
在
那
些
讓
人
沒
耐
性
讀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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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息
群
當
中
，
我
看
見
了
道
友
小
六
的
訊
息
，
是
的
，
他
叫
小
六
，
和
他
到
過
幾
次
紅
燈

區
後
我
們
成
為
了
還
不
錯
的
朋
友
。

這
是
十
一
月
中
旬
一
個
天
氣
和
暖
的
週
末
，
小
六
約
我
在
亞
馬
喇
前
地
   6
的
湖
邊

等
，
他
說
他
大
撈
了
一
筆
，
想
要
報
答
我
請
我
喝
酒
。
看
見
小
六
的
時
候
，
他
顯
得
很
得

意
和
自
在
，
我
問
他
發
生
了
什
麼
事
情
啦
？
他
才
說
他
前
幾
天
很
破
例
地
買
了
一
把
Ｕ
Ｆ

賭
局
。
我
非
常
吃
驚
，
但
我
盡
量
不
讓
自
己
表
現
得
像
一
個
容
易
吃
驚
的
人
。
小
六
說
，

貝
爾
那
場
，
今
天
中
午
，
第
一
回
合
一
百
二
十
秒
，
貝
爾
用
一
記
跳
躣
膝
擊
把
格
林
擊
倒
，

而
且
被
擊
倒
的
人
就
像
遭
一
頭
公
牛
撞
中
一
般
，
昏
迷
不
起
。
評
論
員
以
﹁
大
叔
的
逆
襲
﹂

謔
稱
這
場
比
賽
。
小
六
還
說
那
個
年
輕
人
一
開
始
太
自
滿
了
，
大
意
，
所
以
他
才
贏
了
錢
。

不
曉
得
為
什
麼
，
我
想
像
出
來
的
、
格
林
被
擊
倒
的
畫
面
讓
我
產
生
一
陣
快
感
，
我
猜
阿

當
幫
了
貝
爾
一
把
，
昨
夜
那
個
矮
子
可
能
是
喝
懵
了
。

因
此
喜
形
於
色
的
小
六
還
說
，
他
們
家
以
前
是
開
人
力
三
輪
車
的
，
他
也
開
了
接
近

三
十
年
，
從
十
八
歲
就
接
觸
這
一
行
，
但
是
近
年
來
遊
客
多
了
，
大
量
蓋
賭
場
，
這
一
行

6　

亞
馬
喇
前
地
：
澳
門
南
灣
區
的
一
個
圓
環
地
，
位
於
澳
門
半
島
南
部
、
南
灣
的
東
北
邊
；
占

地
約
四
萬
平
方
公
尺
。
街
道
是
以
一
八
四
六
年
至
一
八
四
九
年
時
任
澳
門
總
督
亞
馬
留
作
命

名
。

反
而
沒
落
了
，
因
為
亞
馬
喇
前
地
不
再
是
賭
業
重
鎮
，
而
且
世
界
變
了
，
不
會
再
有
年
輕

人
從
事
這
行
業
，
﹁
我
老
婆
離
開
了
我
，
到
了
美
國
，
我
兒
子
跟
了
她
到
美
國
。
後
來
還

聽
說
那
女
人
嫁
了
一
個
比
她
年
輕
十
歲
的
鬼
佬
   7
。
﹂

﹁
謝
謝
你
！
﹂
他
突
然
說
。
這
令
我
有
點
錯
愕
。

因
為
快
要
入
冬
，
所
以
約
莫
五
點
半
，
這
個
亞
熱
帶
城
市
就
進
入
黃
昏
，
我
想
像
我

家
對
面
老
人
院
的
老
人
，
他
們
可
能
一
輩
子
都
沒
有
看
見
過
這
麼
美
的
黃
昏
。
這
時
候
公

車
站
擠
了
不
少
遊
客
，
公
車
司
機
在
廢
氣
之
中
狂
按
喇
叭
，
欲
要
驅
趕
前
方
擋
路
的
汽

車
，
開
往
向
金
黃
色
海
洋
延
伸
的
大
橋
。
我
們
坐
在
湖
邊
的
長
木
椅
上
面
喝
啤
酒
，
沒
有

人
留
意
到
我
們
，
我
重
複
地
細
數
著
從
公
車
站
經
過
湖
邊
的
行
人
，
有
時
候
會
看
見
一
兩

個
拉
丁
裔
女
人
露
出
圓
大
的
屁
股
，
那
些
大
屁
股
就
像
打
了
矽
膠
一
樣
，
不
同
於
紅
燈
區

裡
的
屁
股
尺
寸
︵
她
們
起
碼
比
紅
燈
區
那
些
妞
大
一
倍
︶
。

﹁
我
最
近
才
發
現
，
以
前
好
像
在
哪
裡
看
見
過
你
。
﹂
小
六
說
。

﹁
是
嗎
？
這
個
城
市
長
得
像
我
的
人
應
該
很
多
吧
。
﹂

﹁
不
，
我
對
你
有
一
點
印
象
，
但
不
知
道
在
哪
…
…
很
久
很
久
以
前
，
你
好
像
坐
過

我
的
三
輪
車
。
﹂

7　

鬼
佬
：
對
高
加
索
白
種
男
人
的
稱
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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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不
太
可
能
的
，
我
在
那
個
鳥
籠
裡
十
幾
年
了
。
﹂

﹁
鳥
籠
？
﹂

﹁
嗯
，
就
是
把
我
的
鳥
囚
禁
起
來
的
地
方
。
﹂

﹁
不
好
意
思
，
我
無
心
冒
犯
你
，
但
我
指
的
可
能
是
十
幾
年
前
的
事
情
。
﹂
他
停
頓

了
片
刻
，
或
許
是
再
一
次
驗
證
他
的
記
憶
。

﹁
你
要
抽
菸
嗎
？
﹂
他
說
，
﹁
這
是
駱
駝
牌
香
菸
，
我
兒
子
在
美
國
讀
高
中
偷
偷
背

著
我
老
婆
買
的
，
他
最
近
跟
一
群
黑
鬼
學
起
了
抽
菸
，
他
知
道
我
喜
歡
抽
菸
。
這
種
菸
澳

門
很
難
買
到
。
﹂

我
點
了
一
根
，
沉
默
沒
有
說
話
，
其
實
我
是
在
回
憶
。
我
的
眼
睛
正
在
流
淚
，
但
流

淚
的
只
是
我
的
屁
眼
，
我
臉
上
的
眼
睛
是
緊
閉
的
。
就
在
那
時
，
我
突
然
想
到
了
阿
當
酒

後
迷
糊
的
臉
，
想
到
了
傲
慢
的
格
林
，
想
到
阿
當
的
金
融
卡
。
我
從
口
袋
掏
出
那
個
印
著

十
塊
錢
紙
幣
模
板
的
金
融
卡
，
交
給
小
六
：
﹁
這
個
，
拿
去
，
或
許
會
對
你
有
幫
助
的
。
﹂

打
後
的
事
情
我
就
不
多
說
了
，
我
感
覺
一
身
鬆
。
我
手
上
的
駱
駝
牌
香
菸
隨
著
風
徐

徐
地
飄
向
天
空
，
將
整
個
天
空
燒
成
一
片
豔
麗
的
火
紅
。

很
久
以
後
，
我
都
會
告
訴
自
己
。

這
是
一
個
真
他
媽
漂
亮
的
黃
昏―

―

收
到
獲
獎
通
知
之
後
，
我
不
自
覺
就
跳
了
起
來
，
把
鍵
盤
都
吃
掉
了
。

家
人
一
直
不
怎
麼
支
持
我
寫
作
，
有
一
天
他
們
問
我
：
﹁
你
以
後
打
算
做
什
麼
？
你

不
要
跟
我
講
理
想
，
我
們
已
經
過
了
那
個
作
夢
的
年
紀
。
﹂
在
澳
門
，
寫
作
往
往
被
認
為

是
不
務
正
業
的
事
情
。
念
創
作
這
兩
年
有
太
多
的
壓
抑
，
得
獎
之
後
感
覺
這
些
壓
抑
釋
放

了
不
少
。

二○

一
五
年
暑
假
，
我
在
賭
場
工
作
兩
個
月
，
做
過
酒
店
、
酒
吧
以
及
他
媽
的
清
潔

工
，
︿
亞
馬
喇
前
地
與
黃
昏
﹀
裡
的
露
天
酒
吧
元
素
，
正
是
我
在
那
時
候
看
見
的
︵
一
點

也
沒
有
誇
張
︶
。
我
希
望
作
品
中
的
主
角
，
不
是
全
然
絕
望
的
，
人
活
著
需
要
一
點
希
望
。

出
獄
的
受
刑
人
試
圖
洗
去
過
去
的
荒
唐
，
在
工
地
當
一
名
安
分
的
工
頭
，
遇
見
昔
日

江
湖
小
弟
蛻
變
為
賭
場
老
闆
，
在
拜
訪
中
再
見
江
湖
習
氣
。
工
頭
離
開
那
習
氣
，
心
如
止

水
地
欣
賞
夕
陽
黃
昏
之
美
。
全
文
著
力
模
擬
想
像
牢
獄
生
活
與
江
湖
人
生
，
透
露
江
湖
的

靡
廢
之
氣
與
返
身
自
持
的
瀟
脫
姿
態
，
重
建
獄
後
生
活
觀
，
具
有
敘
述
者
獨
特
的
觀
點
。

語
言
有
魅
力
，
氣
氛
經
營
有
迷
離
之
美
。

―

蔡
素
芬

評
審
評
語

得
獎
感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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